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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每个男人心中都藏着一个
英雄梦，身着戎装，荷枪在肩，御马
胯下，“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
五单于”。在我的心里，住着三个老
兵，三个普通的老兵，三个真正的老
兵，在记忆深处跳动，焕发出别样的
光芒。

第一个老兵，是我的小爷爷，一
个抗战老兵。先祖父兄弟三人，小
爷爷是老幺，身材略短而单薄，佝
偻着背，腰间别着根旱烟管，夏日
里总是卷了裤腿，戴顶破凉帽下地
干活，活脱脱一个乡下老头。小爷
爷年轻时上过军校，据说还是黄埔
军校分校，记得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仍
有黄埔军校同学会的信函来。军校
毕了业，从了军，随即投入到抗战
的洪流之中，带了几十杆枪的队伍
在浙北临安、安吉一带山区和日本
鬼子打游击。

小时候我在老屋居住，小爷爷
住西厢房。晚饭后倘无事，常跟了父
亲去小爷爷屋里坐，一屋子人有一
搭没一搭地谈天说地，打发长夜。有
时候，小爷爷会讲起他年轻时打日

本鬼子的战斗故事，我便坐在小板凳
上竖了耳朵听，既兴奋又紧张。

某日，小爷爷奉命带人下山抓舌
头，刺探敌情。一番踩点侦察后发现山
下日军据点的一个小队长，经常独自
一人在池塘边钓鱼，防备松懈。小爷爷
遂带人摸上去，从背后将日军小队长
扑倒，以石灰蒙眼，布条塞口，装入一
个大麻袋，抡起就往山上密林奔走。不
想麻袋口缚绳太紧密不透气，不及半
山腰，就把日军小队长闷死了。小爷爷
想起来仍是懊悔不已，以为是一次失
败的任务。我却早已听得入迷，几十年
后回味仍觉得是我童年寂寞夏夜最精
彩的回忆。

第二个老兵，是我表舅的姑父，他
是名志愿军老兵。表舅大婚席上得以
拜识。老爷子温州平阳人，个不高，话不
多，浓眉大眼，目光如炬，年轻时响应祖
国号召赴朝参战，战斗中被美军子弹伤
了腿，至今仍一瘸一拐。我那时已长大，
得知老爷子枪林弹雨地从朝鲜战场回
来，不禁肃然起敬。言及抗美援朝的血
雨腥风，老爷子并不愿多说什么，只说
当时朝鲜战场战斗之艰苦之惨烈，尤甚

于电影《上甘岭》之描述，战争前期部队
经常几天几夜在雪地里趴着，没有供给
只靠吃一把雪活下来，身边的许多战士
被活活冻死、饿死，一直到战争后期才
有所改善，能吃得上炒面了。老爷子长
叹一声，若不是腿伤无奈下前线，恐怕
他也会长眠在异国雪地。

第三个老兵，是我 20 世纪 90 年代
在安吉南湖林场工作时的同事龚君，
他是名越战老兵。黑大个，略卷的头
发，戴了副眼镜，沉默寡言，不修边幅，
警服的风纪扣总是松开的，当时任职
保卫科干事。

那时林场春季要护茶值夜，某夜
我和龚君分在一组值夜。夜长寂寥，两
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龚君便说起他
当兵时的经历。我大异之，不想身边略
显邋遢的龚君，竟是扛过枪打过仗的
英雄。

龚君说他参加的战斗是在 20 世纪
80 年后期，大约是电影《高山下的花
环》所反映的那个年代。初始我军大部
队一路势如破竹，打到了越南河内附
近，随即上级命令原路撤回国内。进攻
时部队严明军纪，对沿途村庄秋毫无

犯。没想到在回撤途中，越南当局利用
我军心理，残余越军精锐以及特工部
队化整为零，乔装百姓袭扰我军，地
雷、地堡处处存在，致使我参战部队损
失严重伤亡很大。当时龚君是工兵，部
队进攻时是前锋，负责修桥架线，部队
撤退时负责殿后，炸桥炸路，为防止越
军尾随追击和利用百姓房屋盘踞偷
袭，一切地面建筑尽数摧毁。我问龚君
杀了多少越军，龚君笑而不语，沉默如
夜空之星……

有时我会想，当我们漫步城市街
头，霓虹灯下，看人来人往；当我们徜徉
在西湖之畔，桃红柳绿，观山水一色；当
我们和家人团聚，和亲友相拥，享受这
世界的安宁和幸福，是否还会记起那些
曾经为民族、为祖国、为和平而战的老
兵，那些长眠于地下的老兵，那些活着
却仍然普普通通的老兵！如今，杀过日
本鬼子的小爷爷早已作古，杀过美军的
表舅家的姑父已垂垂老矣，杀过越军的
龚君也久无消息。他们是三个普普通通
的老兵，三个可爱可敬的老兵，更是真
正的英雄！在我心里，在我的记忆深处
久久闪耀！

三个老兵

眼前是七彩的滑坡，我
看了几眼，还是退缩，内心
怦怦直跳。“琳琳，不用怕，
玩彩虹道，很安全的。”几个
朋友笑着鼓励我去试试。

“好吧，豁出去了，既然来
了，就疯一回。”我走到彩虹
道前，坐上“七彩轮胎”，抓
好两边的安全绳。“出发
了！”在大家用力地推动下，
七彩轮胎重重的摩擦地面，
发出厚厚的“吱吱声”。“啊
——”随着我的一声尖叫，
七彩轮胎快速地从高处往
下滑，像是从天而降，似流
星，就一两秒的工夫，我已
安全着陆。

2019 年的秋天，我有
幸邂逅龙溪生态园，体验了
最刺激的虹道冲浪，身心飞
翔。至今仍念念不忘，于是
就有了第二次的邂逅。

龙溪生态游乐园坐落
于佛堂镇小六石村扑船山
上，虽少了城市的繁华与喧
嚣，但多了乡村的秀丽与朴
实。把生态游乐园建在空气
清新、鸟语花香、风光旖旎
的乡下，让每位游客领略田
园风光中的都市欢乐谷景
色。尽管烈日炎炎，骄阳似
火，仍让我的内心惊喜不
已。迎着蓝天白云，听着“知
了知了……”的清脆声音，
踏着脚下铺着鹅卵石的小
路，一切是那么熟悉，疯狂
的余味在脑海里回荡，再一
次诱惑我走进龙溪生态游
乐园。

第一站依旧是玩摩天
轮。我抬头仰望，摩天轮像
一架巨型风车慢悠悠地转
着，一圈又一圈。有人说，摩
天轮是幸福的象征，看着它
一圈圈的转动，你会体会到
前所未有的快乐与幸福。我
坐在上面，摩天轮缓缓上
升，在空中划过一道美丽的
弧线。眼前的风景，天瓦蓝
瓦蓝的，朵朵白云宛如棉
花、又似羽毛。扑船山是整
片的绿，一眼望不到边，像
广阔的海洋。我坐在摩天轮
上犹如坐上一艘游轮，吹着海风，优哉游哉，惬
意极了！

紧接着我又来到玻璃漂流。整个玻璃滑道
像一条巨龙蜿蜒盘旋在扑船山上。漂流起点掩
映在葱郁的树林中，十分清幽。我站在起点，开
始徘徊，有些害怕，但更多的还是喜欢。犹豫的
瞬间，我已坐上皮划艇，顺着水流快速下滑，如
穿梭在林间的一只鸟，勇敢前行；又如行驶在
高速路上的车，快速无敌。火热的风在我耳畔
呼啸而过，转弯处溅起的水花让我尖叫，让我
呐喊。闭着眼睛，我来不及思考，转了几十个
弯，总算没晕倒。

远处突然传来了动感十足的音乐，有人
说，“水上飞人”首演立刻就要开始。我来不及
擦拭脸上、眼角的水花，一路小跑来到表演区。
观演区早已人山人海，“水上飞人”随着音乐的
节奏，站在一根高四米左右的红色软管子顶端
的踏板上摇摆起来，十分震撼！只见“水上飞
人”一会儿“一飞冲天”，一会儿“凌空漫步”，一
会儿又在“空中回旋”，还连连翻着跟头。场上
游客的目光追随着“水上飞人”，时而连连尖
叫，时而大力鼓掌。“水上飞人”的精彩演绎，让
游客们大饱眼福。

表演结束，游客们意犹未尽，继续行走其
中，我也不例外。

“满眼青青的绿，浮现你甜甜的笑，风儿轻
轻地吹，花儿含羞的忧郁……”露天唱吧，几对
恋人手牵着手，深情对唱，十分浪漫。我不知不
觉融入这歌声中，早为人妻为人母的我也成了
他们中的一分子。

初夏，晨练时路过野鸭塘。塘里的
荷花开得灵动、多姿、盎然与自在。粉的
像霞，白的如玉。碧绿的荷叶把整个池塘
遮掩得密不透风。叶面上，一朵朵荷花高
擎着，宛如娃娃的粉脸向阳，又像少女白
皙的手掌朝天。有风路过，水面的荷叶就
舞动起来，恰似绿舟远航。那一朵朵高挑
的荷花呢，舞动着纤细的腰肢，你看我，
我看你，广场舞般闹腾与欢快。

久违了，野鸭塘的荷叶与荷花们，
有半年的时间没有路过了。

记得，第一次路过野鸭塘，还是去
年冬季。那时，寒风萧索，塘水凝滞。水
面上杂草纵横，枯枝交错。塘岸枯萎的
芦苇，像打了败仗的将士，一个个耷拉
着脑袋，了无生机。

第二次路过时，是今年的春节时，
我们一家携手而过。突然，看到池塘里
有几只灰突突的小野鸭，呆头呆脑，在
水草上嬉戏，在水面上游弋。我们非常
惊喜，纷纷跑下斜坡，想近距离去欣赏
它们。待我们来到水边时，小野鸭滚动
着身子，骨碌碌躲进芦苇丛中。我们在
岸边寻觅，盼望再次看到它们的身姿，
可它们藏匿在重重叠叠的芦苇间，就
是不肯露出半个头颅。

幼女一直问，小野鸭什么时候再出
来？小野鸭什么时候再出来？我们说再
等等看吧。可我们沿着塘岸逡巡了好几
圈，害羞的小野鸭就是不肯露面。我们
无法长久等待，只好牵着幼女的小手，
遗憾地离开塘岸，期待下次的再见。

我们一走三回头，期待奇迹出现。
这时，才发现水面上竟然有尖叶冒出。
仔细一瞧，竟然是初生的嫩荷。小荷才

露尖尖角，已被我们发现了。我们窃喜，
到了夏天，这里定会荷叶摇曳，荷花飘
香，莲蓬高举。

我们想着，下次再来。再来看看小野
鸭，再来看看荷叶，以及荷花。

可转眼，假期结束，大人回城上班
了，孩子回城上学上幼儿园了。

如今，再回来，已是初夏。
这么多天过去了，野鸭塘的荷花独

自开着，开满水面。也不知道它开了多少
时日。在我们淡忘中，它就这样开得妖
娆、丰韵、恬静与洒脱。不管我们来与不
来，它们都在独自绽放。绽放，是荷花的
生命形式。还有，那群小野鸭，也早也难
觅踪迹了。不时，有白鹭从吴溪水面飞
过。曾经的那些小野鸭，难道就是现在翔
飞的白鹭吗？

野鸭塘的荷花开了。曾经的小野鸭飞

离了。时间的流逝，从来是悄无声息。在生
命的长河中，我们都得独自向前，各自绽
放，无需等候。即使等候，也不再是原来的
荷花，原来的小野鸭，原来的你和我。

最后，我想告诉你的是，这口小池塘
其实不叫野鸭塘。野鸭塘其实是我们私
下的命名。野鸭塘只是一凹很小很小的
塘坳，位于义乌市佛堂古镇吴溪口与义
乌江相衔处。

野鸭塘的荷花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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